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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前期移民台湾与福建社会经济的变迁

林 星

清代前期的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，在迁入台湾的大

陆移民中，%"&来自福建。移民来到台湾后，与迁出地
福建仍保持密切联系，两地社会经济形成互相影响的良

性关系。以往在谈到这种互动关系时，多注意到移民对

开发台湾所起的巨大作用，而很少谈及移民的迁出对迁

出地的影响。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减轻福建人口压力

清代福建移民台湾的原因可用 “推———拉”理论来

解释。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从性质上可分为生存型和发展

型，前者是指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迁入其他地

区定居的人口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迁出地的推力，如自

然灾害、战争动乱、土地矛盾、人口压力等，而不是迁

入地区更好的生活环境、生产条件、发展机会等拉力或

吸引力。后者是为了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而

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，产生的主要原因不是迁出地

区的推力，而是迁入地区的拉力或吸引力。!福建对台湾

的移民基本上属于生存型，也兼有发展型。迁移的动因

主要是迁出地的土地矛盾和人口压力，也有一小部分移

民是以投资求发展为目的。在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

的共同作用下，导致移民行为的发生。

诱发移民的关键问题是生计因素。早在北宋后期，

福建就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现象。明代，福建可供开垦的

土地已开发殆尽。明人说： “闽中自高山至平地，截截

为田，远望如梯”， “可谓无遗地矣”。"有限的土地要养

活日益增加的人口已相当困难，这在人烟稠密的沿海漳

泉地区尤为明显。至明末清初，该区域农业的过密化已

经形成。福建人口日益增多，在#’(%年 （明朝万历六年）
人口数为#()*%万，#(%+年 （乾隆五十一年）则突破#"""
万，达#!%"*,万人。#%$"年 （道光二十年）又增长至
#%(!万。#耕地不足，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。尽管这一时
期闽北等地茶树、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得到推广，但能

容纳的人口不多，而且粮食也无法自给。而手工业和商

业虽有很大发展，但要吸纳大批剩余人口还是无能为力。

土地不足而劳力有余，大批人口被排斥于社会生产之外。

再加上明末福建自然灾害不断，战乱频仍，社会动荡，

福建人民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。

与福建一水之隔的台湾却是另一番景象。台湾距福

建甚近， “由台湾至厦水程十有一更，约六百余里，顺

风二日可到，非甚远也。”$除了官方规定的港口外，福

建 “沿海内地，在在可以登舟，台地沙澳，处处可以登

岸，汛口官役之所不能查缉”。%这就为东渡台湾提供了

便利的交通条件。台湾地处亚热带，气候条件优越，温

暖潮湿，雨水充沛，土地肥沃，对农业生产极为有利，

而且开发迟，人口稀少，荒地极多。直至雍正初年，台

湾仍是 “地广民稀，所出之米，一年丰收，足供四、五

年之用”。&台湾相对福建较易获得土地，有较多的谋生

机会和发展机会，这为无田可耕的福建 （尤其是沿海漳

泉地区）人民 “视为乐土”，自然是有极大的吸引力。雍

正年间台湾知府沈起元在 《条陈台湾事宜状》中对于当

时台湾之易于谋生，曾作了生动描述： “漳、泉内地无

籍之民，无田可耕，无工可庸，无食可觅，一到台地，

上之可以致富，下之可以温饱。一切农工商贾以及百艺

之末，计工授值，比内地率皆倍蓰。”’乾隆十一年

（#($+年），福建巡抚周学健在其奏中也称： “台湾土地
膏腴，一岁数获。”(台湾的一些地方官员也大力招徕更

多劳动力，开垦荒地，增加赋税。尽管清代对台湾的移

民政策多变，总的推行是禁止和限制渡台政策，但福建

人民为求生路，甘冒葬身大海危险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络

绎不绝，偷渡到台，这种为求生存的移民潮流已成为不

可阻挡之势。

清代台湾人口在大陆移民和移民人口的自然增殖中

迅速增加。据统计，荷据结束时 （#++#年），台湾的汉人
移民约为!*’万人左右；郑氏政权覆亡前 （#+%)年），大
约是#!万人。嘉庆十六年 （#%##年），台湾有#,"*!万人
口，人口大约增加了#%"万人。)光绪三十一年 （#,"’年）
日本人在台湾从事人口调查，当年全台人口)#!万人。据
估算，乾隆四十一年泉州、漳州两府迁入台湾的人口大

约为+%万，迁入台湾的移民约占本籍人口的#)*’&。*根
据#,!+年日人对台湾汉人分省籍调查，汉人)，(’#，+""人
中，原籍福建的有)，##+，$""人，占%)*#&，原籍广东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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%&’，(""人，占#%)’*。!"#又据#+($年统计，’!"万台湾人
口中，祖籍福建的仍占&#*以上。虽然这些调查，与清
代相隔一、二百年，但这些数据大体上仍可以反映出清

代前期福建人民移居台湾浪潮的巨大和持久。

福建向台湾大规模移民，为台湾的开发提供了最主

要的劳动力，也为本地多余的劳动力找到了出路。人口

的大量迁出，相应地增加了原籍地人均占有耕地量，改

善了生产条件，相对缓和了人与资源的矛盾以及人与人

之间的生存竞争，因而社会治安也较为稳定。在工商业、

城市及边远地区吸纳人口能力有限的情况下，移民台湾

乃至海外不失为一种解决人口过剩的救急之法。

二、改善福建缺粮状况

与人口压力并存的是粮食的匮乏问题，从明代中期

起，福建就成了严重缺粮的省份，尤其是沿海福州、泉

州、漳州、兴化四府。清初，缺粮状况更加紧张。尽管

这一时期劳动密集型的水稻多熟制推广，并引种了新的

粮食作物番薯、玉米，但补益不多。同时，茶、烟草、

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也不断挤占粮田面积，人口日增，

耕地日缩。据统计，道光年间福建所属’#个县中，至少
有$’县缺粮。!$#以#&世纪中叶 （大约乾隆十年至二十年）
为代表的清代前期，福建四个缺粮府每年短缺的粮食在

!#"万石至!’"万石之间，缺口额为全省粮食总数的#"*
左右。!%#

台湾统一后，社会环境安定，经过大陆移民的辛勤

劳作，耕地面广，当时诸罗、凤山稻米 “大有之年，千

仓万箱，不但本郡足食，并可资赡内地”。!&##&世纪中
叶，台湾已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，出现了 “年谷时

熟，几不胜书”的盛况。康熙后期，台湾大米就开始输

往福建沿海。据记载， “福建省城五方杂处，食指浩繁，

漳（州）、泉（州）皆滨海之处，地方斥卤，所产米谷，即甚丰

捻之年，亦不敷民食，全赖台湾米贩源源接济。”!’#台米

输入就成为弥补福建，尤其是漳泉地区粮食缺口的主要

来源之一。

台米输入可分为 “官运”和 “民运”两大系统，官

运又可分为兵眷米谷和平米谷；民运 “则分作商船贩运、

租谷内运及非法走私等”。!(#兵米指向驻闽官兵提供的粮

食；眷米指向驻台官兵留闽的眷属提供的粮食；合称

“兵眷米”。每当大陆青黄不接，内地米价高昂之时，台

湾各式各样船只就满载稻米，源源不断运往内地。据估

计，每年从台湾贩运之米，合计少则五、六十万石多则

八、九十万石。!)#从米价上看，乾隆前福建米价一般要

略高于江南地区，当时台米尚能自给。到乾隆时期，沿

海驰禁而台运丰足，米价反而低于江南等地，可见台米

之功。台湾大米的输入，对于改善福建缺粮状况，活跃

粮食市场，稳定粮价，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台湾不仅为福建提供粮食，而且也提供了丰富的农

产品及其栽培技术。台湾的花生、花生油、豆、麻、苎、

水果、楠木等畅销福建各地。台湾蔗糖质量好， “内济

福州漳泉数郡”，福建也从台湾引进了 “台湾米、台湾

蔗、台湾蕉、菠萝、芒果、柚”等，丰富了本地的农作

物品种。德化有台湾薯 “磨粉尤佳”。这些粮食作物与经

济作物的引进，对提高土地利用率，增加粮食生产，改

变农作物结构，作用非浅。

三、为福建手工业发展提供广阔市场

清代前期，台湾因受初期移垦之农业经济规模限制，

很难生产日常用品，如针线、干货、雨伞、砖瓦、酒、

锅、锄等。外加台湾气候不宜于生产棉花、蚕丝，所以

包括棉布，丝织品在内的日常用品势必依靠大陆供应。

另外，台湾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新兴的农业区域，与传统

的自然经济有所不同。台湾生产和输出农产品，输入自

己所需要的手工业品，因而商品经济比较发达。除了制

作蔗糖外，基本上没有手工制造业。生产和生活用品大

多从大陆输入，所需纺织品完全输自大陆。形成了台湾

向大陆提供米糖等农产品，大陆向台湾提供手工业品的

互补的经济关系。!*#台湾市场的开拓和需求，促进了福

建手工业的发展。

台湾的纺织品全来自大陆。台湾 “地不种棉，故不

纺织”， “凡丝布锦绣之属，皆自内地”。!+#棉布以漳泉

地区出产的最多，有 “池布、眉布、丹布、金绒布、诸

庄数匹论筒，一尽白质”。,-#同安出产棉布， “出口货向

惟马巷出布及灌口出布为大宗，乃销售于台湾最多”。,"#

漳州的丝线、绸缎，龙溪的葛布在台湾都很畅销。有些

商品，甚至专门为台湾市场生产的，如清代同安就有出

产一种叫作 “台湾庄”的棉布。,$#福建纺织业、染织业

所需原料许多也来自台湾。如 “产于台地最佳”的菁淀、

菁子等各种染料，商贾 “常运漳泉南北发售”， “内郡多

来台采买”，又如麻、苎等， “商多贩往内地各处发卖”，

“近则福州、漳泉、厦门，远则宁波、乍浦、天津以及广

东，凡港路可通，争相贸易”。,%#

明清福建造纸业比较发达，位于全国前列。 《天工

开物》说： “凡造竹纸事出南方，而闽省独专其盛”。许

多地方的人都以造纸为生。大田、德化、龙岩、漳平、

将乐、永安、龙溪等县都有纸厂。仅上杭一地，槽户多

至千百家，所用水碓当在五七百处以上。,&#福建造纸技

术有很大改进，且品种也不断翻新，质量上乘。如建阳

有书籍纸 “建阳扣”，连城有连史纸，永安有太史联，尤

溪有连四纸，顺昌有池坑纸，将乐有切边和鼓连，不用

傅粉而色白如雪，经久不蛀。,’#郭柏苍的 《闽产录异》

对各种纸的品种、做法、特点都作了详细的记载。随着

台湾等地对纸的需求不断增加，造纸专业户和手工作坊

!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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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涌现。

造纸业的兴盛，推动了福建印刷业的发展。建阳是

印刷业的中心，“书坊书籍比屋为之，天下诸商皆集”。!"#

因此台湾所用的书写纸、祭祀用的神纸、厕纸、红纸等

大量纸张 “粗细皆资内地，岁麋万缗”。!$#书籍等印刷品

以及文具，也多由福建供给。

由于移民的辛勤劳作，台湾经济有很大发展，两地

人员物资交流十分频繁，需要大量商船、盐船、渔船和

走私船等，刺激了福建造船业迅速发展。据载 “台湾商

船皆漳泉富民所造，渡海贸易，以搏其利”， “糖船、横

洋船，材坚而巨大者可载六七千石”。连 “小船亦由泉州

买来”。而台湾修造船只所需物料，如铁钉、茅铁、油

麻、桐油、山城板等等，有的 “产自漳泉”，有的 “必须

远购于延、建、福州等处”。福建的造船业在全国居于领

先地位。无论从种类、数量、装载量还是从安全性能和

操纵性能等工艺方面看，都达到相当高水平，而且造船

手工业日趋专业化、配套化。!%#

此外，福建的陶瓷业、铁器木器业、制茶业、制烟

业、建筑材料业等行业在清代都因拓展了台湾这一广阔

的市场而得以发展。福建德化、闽清所产陶瓷器皿销往

台湾日多，台湾民间所用 “盘盂、杯、碗之属，多来自

漳泉”， “铁器、釜铛之属”，也 “悉资内地”，家俱木

器， “至内地殊为精巧”，也很受欢迎。台湾绅民所饮

“武夷诸品皆来自内地”， “富者皆用武夷、福宁诸种”。

福建的烟叶，台湾人民认为 “出漳州者佳”，漳州与福州

的 “生厚烟”输往台湾最多，还有汀州的条丝烟等。福

建杉木运台数量很大， “架屋之杉，多取福建上游”。连

石料砖瓦等，也有求于福建建筑材料业。 “台地面少，

⋯⋯阶庭道路及碑碣用，均由厦门等处载来”。!&# “宫室

之用”， “多载自漳泉”， “砖瓦亦自漳泉而来”， “亦有

从厦门运来者”。’(#从而促进漳泉建材市场的发展。

四、推行福建商品经济的发展

从清政府收复台湾至清嘉庆末年，两岸贸易进入不

断发展阶段。国家统一，两岸融为一体的政治形势，为

两岸间各项交往提供更为安全和便利的条件。尽管当时

清政府再三严申禁止大陆人民渡台的命令，但大陆人民

偷渡赴台者仍络绎不绝，并在乾隆中期以后形成第三次

移民高潮。人口骤增，特别城镇人口的增加，带来市场

商品需求量的增加。这反映于在台湾市场上流通的大陆

商品种类、数量的明显增加。台湾属后开发地区，商品

经济发达，形成了台湾向福建提供米糖等农产品，福建

向台湾提供手工业制品的互补经济关系，两地经济交往

极为频繁密切，促进了福建商品经济的繁荣。

闽台区域间商品交换日趋活跃，数量和种类多有扩

展。米、糖、油等农产品成为最大宗的交易货物。此外，

曾于#%!!年抵台的巡台御史黄叔"在 《台海使槎录》卷
二 “赤嵌笔谈·商贩”里还详细记载了两地贸易的商品：

海船多漳、泉商贾，贸易于漳州，则载丝线、漳纱、剪

绒、纸料、烟、布、草席、砖瓦、小杉料、鼎、铛、雨

伞、柑、柚、青果、桔饼、柿饼；泉州则载瓷器、纸张；

兴化则载杉板、砖瓦；福州则载大小杉料、干笋、香菇；

建宁则载茶。回时载米、麦、菽、豆、黑白糖、锡、番

薯、鹿肉，售于厦门诸海口。⋯⋯商旅辐辏，器物流通，

实有资于内地。在日益活跃的贸易中，出现了一批富商

大贾。清代前期福建商人形成了一个极有势力的海上贸

易集团，控制了海外贸易、近海贸易和航海业，台湾也

在其经营的范围内。黄叔"曾断言：海船多漳泉商贾。

漳泉商人在闽台贸易中表现尤为突出，据道光 《厦门志》

载称： “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，视汪洋巨浸如衽席。”

“北至宁波、上海、天津、锦州，南至粤东，对渡台湾，

一岁往来数次。”’)#他们向台湾大量输入本地出产或从省

内外各地转运的商品，以换取稻米。其中省内出产的主

要有：漳州的丝线、烟叶、松木和中药；泉州的棉布和

瓷器；福州的烟叶、松木和毛笔；汀州的烟叶；龙岩的

纸；建宁的武夷茶等。除了这些富商大贾外，沿海的水

手和渔民也多由福建沿海人充任，据估计，航行于台湾

海峡、南太平洋和中国沿海的木船上的闽南水手，超过

#"万人。’*#福建商人在闽台贸易中积累了大量资金，有
的投资于家乡，有的用于台湾山地开发，甚至兴办新式

工业，有利于社会经济向前发展。

闽台商品经济的发展，必然促进福建城市的发展和

繁荣。街市不断发展，市场网络也得到扩展。乾隆时，

漳州城内有市$个，而城厢则有市&个。’+#而同时之泉州，
城内有市%个，城厢则有市’个。’,#福州最重要的商业区
是南台和西郊的洪塘。乾隆十六年，潘思矩 《江南桥记》

称： “南台为福之贾区，鱼盐百货之辏，万室若栉，人

烟浩穰”。’-#其他府县也在城郊建立新的街市。

城市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新的工商业城市的不断兴

起。厦门的发展尤为明显。康熙二十三年 （#&()年），台
湾安平一带开放海禁，设厦门港与台湾安平港对渡，厦

门为闽海关正口所在地，大批货物在此出入，很快成为

清初主要经济中心和福建最大的贸易港口。道光 《厦门

志》载称 “厦门为贩洋正口，自海禁既开，贾舶迭出，

关税充盈，民之衣食赖之。”雍正年间，厦门成了唯一合

法的对东南亚贸易口岸，这更有利于厦门海上贸易的发

展。“各省洋船载货入口，倚行贸易”，厦门“市肆日闹也，

货贿财物日增而日益也，宾客商旅日集而日繁也。”’"#至

乾隆前期，厦门海上贸易达到鼎盛，颜希琛 《闽政领要》

载：“厦门为洋艘出入，百货聚集之处，商贾辐辏”。 “港中

舳舻罗列，多至万计。”继厦门港与台湾安平港对渡后，

!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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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政府又于乾隆四十九年初 （#%&$年）和乾隆五十三年
（#%’!年）相继开设泉州坩江与台湾彰化的鹿港，福州五
虎门与台湾淡水的八里坌对渡通商。随着台湾经济北移，

乾隆年间闽台中北部贸易港的对渡，改变了泉州对厦门

港的附属地位。崇武距台湾最近而且有泉州为依托，崇

武也随之繁荣，从惠安、崇武出港的船只络绎不绝。

闽台贸易遍及沿海主要口岸，长期持久的闽台经济

交往对商品流通起到促进作用。与此反证的是，消极的

禁止移民的政策则带来经济的萧条。清初实行迁海政策，

使不少墟市销声匿迹。!"#南安的洪濑市， “乃永福通衢，

水陆交冲之所当，昔盛时商贾辐揍，颇称巨镇，迩缘迁

海之后萧条过半。”!$#

随着海峡两岸贸易的日益频繁，郊行也相继出现。

郊行是闽南沿海和台湾以大商人为中心，专门从事贸易、

采办、分售的贸易商组织。其中很大一部分从事两岸贸

易。在闽南泉漳一带的郊行有不少专营台湾生意，乾隆

以后，单晋江蚶江和台湾通商的大行郊就有!"多家，来
往的船只近!""艘。!%##&"(年前，厦门已有台郊 （即台湾
郊）和鹿郊 （即鹿港郊）等。&’#仅泉州鹿港郊，道光年

间就包括商行$)家。&(#台湾有著名的台南三郊，其中南
部经营地区为漳州、泉州、厦门、金门、汕头等地，糖

郊主要经营台糖、台米及其他农产品，贩运福建等地。

在厦、漳、泉也有各种 “布郊” “油郊” “米郊” “匹

头郊”等各种郊行。郊行不仅活跃、推动了台湾和福建

商业的发展，而且在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交往中起了很

大作用。

#’世纪中叶，台湾安平、淡水、鸡笼 （基隆）、打狗
（高雄）等地被辟为通商口岸，外国资本大量进入台湾市

场，控制了进出口贸易，台湾纳入了国际市场，闽台互

补的经济联系受到很大影响。#&’*年日本侵占台湾后，
海峡两岸间唇齿相依的经济联系受到极大束缚和破坏，

清代前期移民台湾为福建经济带来的推动力也因此受到

削弱。对福建经济影响不少。由此可见，台湾与大陆历

史上存在着相生相存的密切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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